長者互助小組

被訪者：蔡婉霞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榮譽）學士
訪問員：蔡雪慧

訪問日期：二零零零年七月
訪問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被訪者：現實中的小組歷程跟書本中的可不一樣。
訪問員：不如我們先談談小組的背景和目的。
被訪者：這是個老人小組，太概有六至七位組員，但

        核心組員則只有五位。她們的年齡介乎六十五至七十六歲。她們都是

        以務農為生的。她們全是婦女，大部份和兒子同住。
訪問員：請問你為何有這個小組構思？
被訪者：其實這個小組在兩年前已開始，初時它並非以小組的形式進行。 它只

        是一個長者聚會而已。那時有很多參加者，大概有二十多人。因為有太

        多參加者的緣故，工作員的角色變得很主導，只能夠告訴她們一些資訊

        。要找一個共同的話題就很困難了，因此她們也很難作深入的分享和交      

        流。我認為小組比較適合她們，於是我們便開始構思小組的目的，並替

        她們作一個評估。經評估後，才發覺她們有很多個人的想法，而那些想

        法會障礙她們活得更快樂。因為這樣，我們覺得一個互助的分享小組會

        比較適合他們。
訪問員：剛才你說到小組起初是以聚會形式進行，後來為何會轉變為以小組形式

        進行呢? 你是怎去評估組員的需要呢？
被訪者：聚會起初有二十多位參加者，工作員初時以傳遞資訊給她們為主

       ，例如是老人的權利。她們只是聽。據我們的分析，並不是這樣便可以

        令她們覺得自己有權利，其實要視乎他們怎樣看自己。聚會的形式便沒

        辦法去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但小組便可。因為她們有共同的背景，分

        享時比較容易。然後再改變她們的意識，我認為這樣比較可行。
訪問員：由一個大組轉去一個小組的時候，你是怎樣挑選組員的?
被訪者：因為我之前的聚集太多人，所以我再將它分成兩個小組。要說根據什麼

        條件選擇組員比較難，不過她們一定要有相同的背景。若背景不相同的

        話，組員便很難分享。好像在小組當中有一位參加者是獨居老人，當其

        他組員在分享和子女的相處問題時，例如是媳婦和對子女的期望等等。

        那位組員便不能分享，因為她們的背景不同，便很難一起傾談。如果有

        相同背景的話，他們在分享的時候會特別有共鳴，例如當說到和媳婦一

        些不愉快的經歷又或者是對媳婦的一些要求時。若組員的背景相同，那

        麼她們便很自然感受到分享者心裏想些什麼，並產生同坐一條船的感覺

        。當有共鳴時，組員便會很容易地分享下去。
訪問員：剛才聽你說她們都是以務農為生，並和子女一起住。但我想問務農是否

        一個很特別的背景呢? 你在帶領這個小組時，會否因為他們的文化而造

        成不便呢?
被訪者：其實我認為不是這個特性造成她們在參加小組和分享時的因難。我覺得

        最難的是她們的社區關係太過親密，她們會與親屬住在同一個區裏面，

        如阿叔，阿嬏。雖然她們是互相認識，但認識的層面只留於表面，未必

        深交。在這個環境裡面彼此間很容易會有閒話和是非，所以起初推出這

        個小組的時候，無論長者，抑或是婦女，他們都會擔心小組能否做到保 

        密。組員的秘密會否被傳出？今天所說的，明天區內的人會否知道呢？

        我反而認為這個形式令到她們不敢分享，這個是第一點。第二，老人家

        其實不是很習慣分享的。當我和她們傾談的時候，她們會覺得有些東西

        是不可講出來。第一是因為家醜不出外傳，第二就是不習慣跟別人分享

        。平日也不會跟子女說，更何況是不熟識的人呢？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

        阻礙他們分享的主要原因。
訪問員：在小組建立初期很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阻力，你初時怎去幫助組員建立

        保密的準則好讓她們比較安心去分享呢？
被訪者：是，我認為保密是小組工作很重要的規範，尤其是由大組轉變成小組的

        時候。在小組的第一，二節，我已很強調這一點，問他們分享的形式應

        該是怎樣的和不與區內鄰舍傾談的原因。究竟是擔心私隱會被他人宣揚

        ， 還是另有原因?當的我再問她們是否想與組員一起分享時，他們都表

        示願意。但她們心裡仍是擔心的，我唯有與她們一起訂立保密的小組規

        範，好讓她們能安心分享。這個規範在小組初期便要訂立，並且要貫徹

        實行。例如有組員欲言又止的時候，工作員便會問她為何不說下去。如

        果她仍堅不說的話，我都會問她是否擔心秘密會被揭露。然後我會向她

        們解釋，之前一年多的分享都沒有組員的秘密被揭露。工作員就要給她

        們一個保証，和處理組員不信任的問題。如果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組

        員覺得可以互相信任的話，她們便會分享。
　
訪問員：你用什麼技巧令新組員互相信任呢？
被訪者：我想首先要澄清組員間彼此間的期望和訂立小組的規範。如果組員不能

        遵守保密的原則，受害的都是她們，那時她們便沒有了一個可以互相分

        享的地方。其後不斷有組員分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就要不斷提醒她

        們不可以在小組以外的地方談論。最初時，我都會問她們若她們的秘密

        被外洩，她們會怎樣? 她們說當然會不開心。因此我再三向她們強調要

        遵守保密原則。

訪問員：你曾說鄰社間的關係是頗親密的，會否有些組員在開小組之前己經是

        認識的？
被訪者：其實基本上大部份的組員都是認識的，但交情就談不上深入了。
訪問員：其實你的小組是開放式小組，或是封閉式的小組呢？
被訪者：如果有長者想加入，但我想這個是她們的小組，所以應該由她們來決定

        。我都有計劃和組員傾挑選組員的條件。其實她們都會想是否應讓新組

        員加入這個問題，但她們的小組一直以來都很穩定，而且又是封閉式的

        小組，所以都沒有新組員加入。
訪問員：其實小組有沒有定期的聚會？
被訪者：有，大約一星期一次
訪問員：每一次多久？
被訪者：太概一小時右左。
訪問員：那麼聚會的地點在那裡呢？
被訪者：我們會在中心一個小組室內進行，並且會定時定刻進行的。
訪問員：其實這是一個為期頗長的小組，這會否對你造成一定的壓力？
被訪者：你的意思是這樣麼長的小組，會否對我構成壓力？它不會對我構成壓力

        。雖然這個小組維持了兩年，反而怎樣把它改善得更好才是我 的壓力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要組員有意識的反省，不是短時間內可便可做到

         的。

訪問員：你的小組為期較長，那麼機構有沒有給你意見和限制呢？
被訪者：機構沒有給我限制和意見，但我們會經常討論怎樣去帶領互助小組。其

        實其他同事都有帶領互助小組的經驗，而同事之間的交流都算是一種支

        持。這令我感到很開心。
訪問員：小組至今是否已維持了兩年呢？
被訪者：是，小組到現在已維持了兩年。
被訪者：其實怎去決定小組時間的長短呢？又怎去定立小組完結的時間呢？
訪問員：你意思是何時去把小組結束？其實當中是沒有一個時間表的。至於怎樣

        去定小組的節數，其實我的中心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將這個小組變成一個

        自治的小組，不需工作員的介入和幫助，組員都可以自動自覺去分享。

        基本上我是沒有一個實際的時間表。
訪問員：其實我都想問一問你的小組有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
被訪者：你的意思是？
訪問員：小組實際想達到什麼目標？
訪問員：其實除了互助之外，充權也是目標之一。充權和互助是並排進行的。互

        幫的目標是希望他們可以互相分享。當她們遇到開心或者不開心時，她

        們都可以互相分享、互相給予支持、甚至是一些實際的幫助。組中的分 

        享和關心，可以令她們能面對她們的問題；另外，增權是從組員的意識

        和技巧上入手，例如是一些長者關心的問題。在組中他們是有權發言的

        。更要讓她們體現自己有這樣的權利。至於改善老人社會政策和一些

        與她們有密切關係的生活的政策，例如改善生活環境的政策，則是較長

        遠的目標。

訪問員：其實我都想關心實際上長者會說些什麼？在那一方面為她們增權呢？
被訪者：致於小組是否能解決她們實際的問題? 我會認為現階段的小組，分享佔

        比較重要的位置。因為長者都有很大壓力，尤甚是她們都是年老的婦女

        。她們一向也很強調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等觀念。老來從子

        這個觀念對她們來說可謂根深柢固，因此她們都和兒子，媳婦一起住。

        當問及她們與兒子媳婦相處是否開心時，她們都說不開心，但她們是
        不會跟其他人訴說。她們覺得就算是與兒子相處得不開心，也得要與他

        一起，因為老來從子的觀念對她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因此我要去解決

        她們對老來從子的觀念，要讓她們知道不開心的原因是因為她們覺得要

        老來從子，她們把這觀念看得太重了。為何一個女人的快樂要建築在另

        一個人身上呢？我最終希望使她們知道，快樂是不須決定在他人身上        

        ，這才可以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長者。那麼她們才可以為自己去爭取權

        益。
訪問員：你將小組轉變成一個互幫小組，這個形式對組員有什麼好處，它又是否

        合乎組員的需要呢？
被訪者：我想她們是來小組分享，分享的過程可幫助她們減輕壓力，最重要的是

        她們感到彼此間的支持。因她們在這裡將不開心的事情與其他組員分享

        ，她們都很樂意聆聽。她們說在家的時候，子女都不願聽她們的傾訴，

        就算聽了也不會明白。唯有組員才能明白。

訪問員：我想問工作員在小組初期的介入是否會多一點，在其後角色又有沒有轉

        變呢？
被訪者：我在介入的初期已很強調小組是屬於她們的。我的角式是和她們一起傾

        談和幫她們講東西。組員在小組轉型的時候，會說這個小組是工作員的

        ，是工作員帶她們去小組，但這說法就不太好。工作員只是擔當一個促

        進她們溝通的輔助者。
訪問員：你的角色由小組初期直至現在都是這樣？
被訪者：是呀。
訪問員：有一些組員會倚賴工作員，她們可能會說某些事只有工作員才能做到，

        你又怎去處理呢？
被訪者：其實她們很少會說這些話，因為我們小組的期望是以分享為主，不應由

        工作員先分享。如果有一天沒有姑娘，她們都可以分享，因為她們是朋

        友。每一次當她們說都是因為有姑娘在才可以分享的時候，我會對她對

        說：難道你們不是朋友嗎? 為什麼不可以分享呢! 工作員要不斷澄清她

        他的期望。其實工作員的角色是沒有明顯階段性的區分。工作員初的角 

        色也較為主導，到後期便會慢慢轉變。但我一開始己經是讓她們知道，

        她們要做朋友，要互相分享。我還對她們說：你們分享不是因為工作員

        ，是因為你們是朋友，所以要分享。
被訪者：初時她們怎樣看你這個提議?
訪問員：她們都覺得不習慣，她們會覺得為何要她們分享，又不知道可以分享什

        麼？她們認為既然小組是由社工帶領，社工應該說多一些，而她們只是

        聽便足夠了。她們都有反覆的情況出現。我記得在小組的第一兩節，當

        我們討論到她們是否想做朋友和對小組的期望時，有些人說是想聽東西

        和玩的。我即時澄清。有些不習慣新形式的，就不會繼續參加這個小組

        。留下來的組員，她們的表現也會有反覆的情況出現。不過我會跟她

        們討論到她們參加小組的原因和朋友的特質。小組的目的是希望她們能

        互相堅持和分享。起初她都認同此說法，我們便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試驗

        這個模式，但很快己經有組員面對危機。她真的主動在小組裡分享。我

        只是在旁協助她講出感受，促進其他組員給予回應。從那一次開始，組

        員開始意識到小組是分享的地方。其後我都有問那位組員的感受？她覺

        得很開心和舒服。因為埋藏在她心裡的東西，終於有人會聆聽。除此之

        外，我都有問其他組員，若她們有不愉快的事時會否主動分享? 她們都

        說會，並說經過此事後明白了互助的感受。她們表示願意繼續分享。
訪問員：你怎去解決組員反覆的表示?
被訪者：其實我個小組沒有開組前的面見，若有組前面見的話，我會向她們澄清

        小組是期望她們能互相分享。當小組由一個大組分拆成兩個小組的時

        候，若有組員覺得自己不適合時，我是容許她們退出的。在組員表現反

        覆的時候，她們會要求我多說一些。我便會一再澄清，不停的澄清，澄

        清彼此的期望，有時要引用一些例子。我會對她們說： “如那次某某分

        享完自己的東西，你們不是說覺得舒服嗎？” 我要不斷提醒她們在小

        組中的得著。
訪問員：其實你會否和組員講清楚小組的目標和期望? 你又會否和她們一起討論

        這些問題呢?
被訪者：小組目標一定要和她們討論。在小組初時便要和她們談。這個小組是要

        彼此分享、互相支持和互相回應。在小組不繼發展的同時，也要不斷提

        她們要把握每個機會去分享。初時她們都感到不習慣，工作員要主導地

        去幫助她們彼此給予回應。例如工作員會對她們說： “你講完，某某組

        員怎去回應呀？如果是你，你會覺得怎樣？”。工作員就要這樣去促進

        她們給回應。分享完後，又要問那組員是否覺得被明白。工作員要運用

        這些促進的技巧。在分享完畢後，工作員須問她們在分享過程中的感受

        。又要鼓勵她們以後都要這樣做。只有不斷的提醒，他們才會清楚目的

        ，日後才會繼續這樣做。
訪問員：在討論小組目標時，你的目標和組員的有沒有分別呢?
被訪者：我想最大不同是她們認為工作員應該主動多講一些，沒有理由由她們來

        講，這是最大的分歧。至於怎樣處理，我只是直接跟她們說。我是很堅

        持這一點。來到小組便要分享自己的事，不是說別人的事，亦不是說別

        人的閒話。她們都覺得小組以外沒有別的地方可說自己的事，所以到這

        裏說不是要把別人的事說出，亦不是要批評別人，反而要多聽別人意見

        ，聽其他人的分享，不可以說別人的不對。當彼此有分歧的時候，直接

        說清楚是不可以的。我相信有些組員是想保密。初時都是由工作員說，

        其後的澄清則交由組員負責。當有疑問的時候，我便會邀請組員解釋。

        問她們是否想保密？是否想分享？其實她們都是想分享的。
訪問員：在小組初期，組員不太習慣說自己的事，對小組的投入感又不大。你怎

        去提高她們對小組的承諾？
被訪者：我認為首先要先自看出席率，若她們連聚會都不出席的話，又怎會有承諾可言呢! 在小組初期，我都會主動打電話給她們，提醒她們小組的日期和出席小組，但其後她們都說自己懂得到中心不用我再提醒。而她們對小組的承諾是主動的分享和回應。當然還是要我主動的邀請她們，促進她們間的回應。我會問分享者是否感到分享者的支持。有時工作員都會幫忙她們說出自己的情緒和感覺。
訪問員：你怎樣去打破組員的禁忌？
被訪者：他們真是有禁忌的。她們有些東西是不想說的。舉個一個例子，大概一

        年多前，有一個新的組員加入，於是我便去家訪。她初時也願意參加小

        組聚會，也都識了一些組員。但在幾個月之後，有一次在小組完結後，

        她表現得很不開心，她便來找我傾談。原來是關於他孫女的，我聽完後

        立刻問她為何不在小組中把事情說出？她表示擔心組員把事情宣揚開

        去，因為那件事對她的孫女的影響很大，怕事情宣揚出去後會影響孫女

        。但她又不開心，所以只好跟我說。那次後，我鼓勵她在小組內分享，

        因為小組是她的。在之前的一年，她都有講些自己的事，但卻沒有說那

        個秘密。直到開組年多後，當一個組員分享子女的事時，其實這都是一

        些禁忌，我問她們會否擔心在小組裏面所說的會被宣揚？組員說不擔心

        ，因為她們已彼此信任。然後我又再問她們為何在小組分享，她們都說

        沒有別的地方可分享，就連一直不願意分享其孫女事情的那一位組員，

        她最終也說了出來，於是我便鼓勵她繼續說下去。其實我都很開心她可 

        以和其他組員分享。我在組後都有問她改變主意的原因，她說是因為信

        任其組員，因為其他組員都肯分享。她說不會覺得沒有面子，因為其組

        員是會保密的。我認為遇到禁忌時，是可以容許個別組員不作分享。當

        然要先徵求她們的同意，因為有些組員仍害怕秘密會被傳出去。例如有

        位組員她對媳婦不滿，但她並沒有在組內分享。她回答說是害怕秘密會

        被說出去，其實組員都給予她一個保証，也說沒有組員的秘密曾被說出

        。她都說沒有，但最終她都是不想說。我想不可以強迫組員分享。我當

        時說： “你現在不想說，是因為覺得小組不是安全的地方，我們不會迫

        你，你可以擇選不說，但是我們都想你說出來，我們會等你的。當你遇

        到問題時我們都會問你，我們都期望你說出來，希望你說出來可幫助你

        宣洩到情緒，可以和你一起分享壓力。”  其他組員都說希望如此。雖

        然現在那位組員不是把她的事情全部說出來，但她都說出部份。我想處

        理禁忌是不可以急進的，先要清晰地說出我們對她的期望和了解其中的

        原因，是不信任組員，還是其他。如果是前者的話，便要處理，要等組

        員自己去處理，要讓組員互相去給予保証。如果真的有人說出去，就一 

        定要處理。
訪問員：在小組裏，有沒有組員刻意隱瞞問題和需要？
被訪者：刻意隱瞞就沒有，只是有時候，她們會說不想把事情說出來，但就沒有

        試過說謊。我知道有一些組員會說謊話，在我的小組就沒有這類組員，

        就連說敵意謊話的也沒有。在小組初期，有些組員會說兒、媳和孫兒也         

        對她們很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幸福的長者。但後期，才發現她們對兒

        子、孫兒和媳婦的不滿。只是初時互信沒有建立，她們才不願多說。

        就算是有壓力的事候，她們都會說沒有或者是兒子對她們好好，不過刻

        意的隱瞞就沒有，都是因為初時彼此間不熟落和對保密沒有信心所致。
訪問員：其實你怎樣看這東西？
被訪者：如果小組是處於成立初期，組員的分享沒有那麼深入，我認為這都是無

        可厚非。例如我初初認識你，都不會說一些很深入的東西。但當小組到

        了後期也是這樣的話，我會覺得有問題，並且會問組員為何不說真話，

        不分享彼此的壓力，只會說開心的事，是否有別的問題？是大家有所顧

        忌，是大家關係未夠深，抑或是大家對小組的保密原則沒有信心和遭到

        別人的批評。

訪問員：其實小組是著重組員的個人成長，還是去解決她們的個人問題？
被訪者：其實兩者是並存的。有幫助她們解決問題，如果代她們解決，又怎可

        提升她們的意識，所以我認為是兩者並存的。
訪問員：小組工作中的互惠模型是很著重小組改變，其實每個組員都有自己的問題，你怎樣去平衡兩者？
被訪者：第一，我希望組員有相同背景。據我自己的經驗，長者的問題多是健康

        ，和子女、媳婦相處，覺得自己沒有用，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等思想。

        我認為她們的問題都離不開這些。組中曾有一位組員，她的丈夫患了柏

        金遜症。她覺得很辛苦，因為她不懂處理丈夫的活動。她的丈夫要睡在

        床上，她連餵他飲水都有困難。因為她丈夫的身型比較大，子女又要經

        常上班，子女就算下了班也不會幫忙。因此有組員提議用一些附有飲管

        的杯餵她的丈夫飲水，便不用餵得那麼辛苦，而她的丈夫又不會因飲得

        過急而咳。她果然按著這個方法去做，真是買了一個有飲管的樽，組員 

        更教她往那裡買。那一次，我真的體驗到組員間的互助和情感上的支持

        。其後，我們又討論到她為何要這麼辛苦地照顧其丈夫，我提議何不將

        丈夫送到老人院，有組員說照顧丈夫是女人的責任。這正好說出了當事

        人的感受，更何況那位組員也怕給人說閒話。她覺得把自己的丈夫送

        到老人院，始終也是不太好。其實在解決問題之餘，都要留意到長者的

        意識，又或者是婦女意識，即是怎樣去看一個人，甚至是一個女人。她

        們怎去看自己和怎去當一個女人都有很大的關連的。就以上的例子來說

        ，那位組員很少叫子女幫忙，其實未必一定是子女不願幫忙，可能是她

        覺得子女賺錢辛苦，所以便不想叫子女去做，怕子女會不開心。因此解

        決問題，提升意識或者是增權是分不開的，所以我覺不一定要將它們分

        開處理。當問題得以處理後，接著要處理的便是意識上的問題。
訪問員：其實那些都是很傳統的想思，要她們改變，會否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呢？
被訪者：困難是一定有的。她們不竟經過了幾十年的歲月，有一些固有的思想也

        是正常。若工作員要去改變她們的話，當然是非常困難，所以需要用長

        時間去幫助她們改變。只是一個十節的小組當然不可以改變她們幾十年

        累積下來的思想。有一個組員講到她的丈夫有召妓的習慣。她一面看不

        開和不開心，另一方面又覺得家裡要有一個男人。因為男人是家庭的支

        柱。我們問她，究竟她的丈夫在家裏做些什麼。她說他在家裏都沒有什

        麼大作用，主要是依靠她。我們都覺得她可以當家庭支柱。但她還是放

        不開女人一定要有丈夫這個觀念。這些思想實在很難去處理，需要很長

        的時間才可改變她。
訪問員：組員是否認為要改變自己的思想，還是認為應該去接受，又或者認為根

        本沒有辦法去改變呢？

被訪者：會的，就以那位丈夫出外召妓的組員為例。她認定男人多會去找別的女

        人，因為在大陸召妓較便宜。她認為這樣是正常的，不應該生他丈夫的

        氣。她認為這樣相處比較舒服。她認為男人個個都是這樣，她為何要去

        改變呢？就好像女人個個都要靠兒子，為什麼要去改變呢？ 於是我會

        問她們想快樂些，還是像現在那麼不開心？就是她們這些思想如老來從

        子，令她們的生活變得很屈就。她們覺得女人一定要有一個丈夫，就算

        他去找女人，仍然要與他一起，還要每天陪他去飲茶。我會叫她們反省

        一下，若這樣下去她們會開心還是不開心。
訪問員：通常組員聽到你這樣說，她們會有什麼反應？
被訪者：她們很少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和承認自己的想法是不對的。當她們表現得

       不開心時，又談到同一個問題時，她們會說都是因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令到自己不開心。要令她們有即時的反省是很難的。但往後她們可能

       有一些反省，就是當這些想法令她們不開心時，她們懂得把它說出來。
訪問員：其實你心目有沒有一個假設，要令她們改變多少才可以把小組完結？
被訪者：條伴是就算沒有工作員在旁和促進她們給予回應，她們也懂得分享，並

        能指出其他分享者的感受。組員間能產生共嗚，並且可以成為一位獨立

        的長者。
訪問員：有沒有特別要她們改變什麼？
被訪者：我的小組定立的目標是要處理組員老來從子的觀念，因為老來從子的觀

        念會令到她們不開心，其實她們有些人很不滿媳婦。分析是她們和媳婦
        爭兒子，大家在爭寵，一個是出嫁從夫，另一個老來從子。兩個人一起

爭。如果她們可以放低老來從子的觀念，可以接受到兒子是要有老婆。那麼她們的壓力便可以得到舒緩。如果她們可以打破老來從子這個觀念，不一定要子女給生活費，懂得爭取退休保障便好。
訪問員：除了老來從子的觀念和不信任等原因會阻礙她們互助外，還有沒有其他

       因素阻礙她們去互助？
被訪者：老來從子這個觀念不會阻礙她們互助，只是她們離不開老來從子這個

想法，所以不開心。但也有些觀念會阻礙她們互助，例如她們覺得這是個分享小組，來到講完便很舒服，會舒了一口氣，但有些觀念到了現

        在仍然是解決不了，例如死亡的問題。小組有位組員入了醫院，就算不

        是入醫院是病了，其他組員也不會去探她。她們總有很多藉口，例如因

        為路遠或因為不識路。我對她們說不識路可以乘計程車，他們也無言以

        對，到最後只好說害怕受到子女的責備。因為子女說路途太遠，擔心途

        中會發生意外，遭子女責罵，他們會說：“最衰是你去探人，探到自

        己都病了”。我又試過反駁她們的論點，例如說： “你們都試過去旅行

        ，去旅行都是全日的，都是路程遙遠，你們又不怕跌倒給子女罵嗎？　

        但她們說兩者是不同，在這情況下跌到子女是不會責罵，但若在醫院發

        生意外就不同了。我會質疑，於是便問她們是否怕去醫院，有些組員會

        主動說是害怕去醫院。因為她們擔心去到醫院後，會染了一些 “衰氣”
        令她們病，其實真正的原因都是因為她們害怕死亡。她們引用了很多例

1， 說：試過有老人家試過探完病後，自己就病了，她們覺得是因為

        染了衰氣。我覺得這是最難處理，這會阻隔了組員間的互助。一個人病

        都想得到其他人的關心，但組員因怕死而不去探病，這會阻礙他們互助

        。我認為她們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被訪者：死亡是長者其中一個禁忌，你怎去幫助她們坦然面對？
訪問員：雖然她們表示不怕死亡。我會覺得很難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人人都怕死

        亡。很難令她們在分享後便不怕死，唯有問她們害怕死亡的原因，因為

        死亡所牽涉的範圍很大。死亡那一刻，之前的那一種辛苦，害怕死後見

        不到子女，還是其他呢？要她們說多一些，因為死亡的課題太廣闊，暫

        時還未處理好組員怕因為探病令到自己染病的問題。
訪問員：其實有沒有叫組員嘗試去分享對死亡的看法？ 

被訪者：我都有嘗試叫她們分享，初時她們說不怕死，但最害怕死前的痛苦。她

        們都有舉例，如說： “有老人家死不了，大小二便失禁，食不到東西，

        要趟在床上。” 她們接受不到連大小二便都處理不到的現實，她們會覺

        得自己沒有用。第二，她們預計子女很難照顧他們，她們說難道大小二

        便都要子女照顧嗎？那時唯有去護理院，安老院。要和子女分離是她們

        不喜歡的，所以她們說不怕死亡，但怕死前的痛苦，要和子女分開，要

        入安老院，這些死前的分離和無能，要靠別人照顧，是他們很不喜歡的

        事。
訪問員：怎樣去處理她們禁忌？是她們主動去分享，還是等待小組經歷某些事才

       去特別分享？
被訪者：是特別分享，要問她們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要問她們是否害怕死亡？

        她們很難答這些有禁忌的問題。上次分享這個問題時，是因為有組員的

        朋友有事，所以引發起討論。當談到死亡時，談到不探病的問題時，

        經深入的探討才知道她們對死亡的看法，我是沒有特別問她們有關死亡

        的問題。
被訪者：和她們分享這些課題時，他們的反應如何？
訪問員：初分享時，她們都表現得有些尷尬，不知怎答才好，還有點抗拒，再問

        加追問時，有組員才肯說： “人怎會不怕死，雖然話人一定要死，但提  

        到死又怎會不怕呀？”。有組員說了後，其他組員又會肯說。初討論時

        ，她們都有少少避忌。最常見的反應是“嘻嘻”，但這回應是不適當的

        。我會知道她們的反應和想法是不吻合。我知道她們正在逃避，工作員

        要多給一點耐性，問組她們是否不想說，是否怕這東西。

被訪者：當她們說完這個課題後，有沒有對死亡有新的理解？
訪問員：新的理解就未必有，因為她們已有很多固有的思想，這些都是很難處理

        的。我的看法是不要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她們不會和子女說關於死的事

        ，不會和別人談這個禁忌，只有跟組員才可分享。分享怕入醫院，怕死

        之前的痛苦和分離，怕入安老院，怕給人照顧等感受。這個分享使她們

        知道不是只是個人的想法，其他人都有這個看法。我相信她們可以做到 

        。
訪問員：你會否認為她們之間的互助，比工作員的直接介入更有效呢? 這樣能否

        滿足到她們的需要？
被訪者：我認為她們的互助比工作員的介入更有效。這個老人小組，組員一般較

        年長，而我只不過是二十多歲，我不是不明白他們，但有時她們之間的

        介入，她們的發問和後來彼此間的意見比工作員的來得更有說服力。好

        像在婦女組，她們質疑工作員又未結婚生子，怎會明白她們的感受。當    

        然在工作員的角度來說，我們不會同意這說法。難道我們要試過吸毒才

        能去做戒毒工作嗎? 互助小組可以處理的東西，比工作員的介入更為適

        切，有時只有相同背景的人才能感受到。反而工作員可能有盲點，有些

        感受反而組員才可以說得出來。相反，有時工作員的介入，可能未能得

        到組員的接受。組員所說的，其他人會比較易接受，我認為組員的介入

        比工作員的介入好。
訪問員：　互惠小組工作模型是由西方引入的，那在香港，你的小組裏面，有

          沒有什麼理論要加進去，又有什麼地方須特別注意，才能令到小組可

          以發展得更加好？
被訪者：我又不是認為很不同，我沒有做過外國人，不知外國人是怎樣，但對於

        一個普通人來說，他也可不是很習慣分享。一對一的分享方式或者較容

        易被人接受，但要在一群人面前分享自己的事則較困難。要怎樣處理這

        個問題，就要看組員的需要。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可與知心的朋友分

        享，不需要在小組內分享。但是這一班組員正正有分享的需要，她們面

        對生活的壓迫，壓力都很大，沒有人能和她們分享。我相信人是要分享

        自己的事，但中國人向來都是不習慣和人分享，或者他們覺得家醜不宜

        外傳，又或者害怕自己不善詞令，這是其中的原因。但透過小組的成

        長，組員會學懂怎樣去表達個人感受；另外，也要靠工作員的引導。我

        不會要求她們說自己的事，給回應，給支持，我會認為這樣的要求對她

        們來說實在太高了。可能工作員真的需要做一些引導的工作，例如主動

        發問問題，主動回應組員。當她們覺得這樣做是有用的，她們便會照著

        工作員的方去做。
被訪者：在小組的第二年中，組員有什麼變化？
訪問員：她們真的成為了朋友。初時她們說大家是認識的，如以前她們會說：“

        她就是某某的老婆，我在某地方見過她”等說話。她們會以這樣的方式

        作稱呼，因為長者不習慣直接稱呼別人的名字，但現在她們會直接稱呼

        對方的名字。第二，組員間加深了了解，她們現在會知道對方何時是開

        心，何時是不開心，又知道對方的背景。她們之前沒有空間去說自己的

        感受，又沒有地方和對象可以分享。但現在她們可以在組中做得到，可

        以在組中與其他組員說她們的喜與樂，分享當中更存有互動。我想對比

        於兩年前，可能有些禁忌是不能講的，組員間互不信任，至現在可以建

        立關係，懂得主動回應，工作員不用引導。我想這就是當中的變化。
訪問員：互動的目的是希望令到組員有被增權的感覺，但長者自己卻不易察覺得 

        到。作為工作員，你怎去令他們發覺這一點？
被訪者：小組是有檢討的。每一年就會有一次檢討，回顧小組在過去一年談了

        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工作員都會檢討。她們都要有一個檢討。工作員

        要在檢討之中花多點心思，令組員可以看到自己的進展。
訪問員：組員會認同自己的改變，還是覺得自己像以前一樣？
被訪者：因為現在小組未能做到增權，主要是做互動的那一部份。她們覺得自己

        是有變化的，例如組員間的關係密切了，她們見面時都會打招呼，在以

        前她們可不會。又例如有位組員不能出席聚會，她在買東西碰見其他

        組員時，會請其他組員通知大家她不能來。她們會有一個小組以外的聯

        絡網。她們在組外見面，都會分享一些不開心的事，我認為這轉變是可

        以看得到的。
訪問員：剛才你說未能做到增權，那麼應該用些什麼技巧和做些什麼來達到這個

       目的？
被訪者：剛才說過，一個互助小組，是要透過大家的分享來互相支持和幫助。在

        一起處理小組問題的同時，也處理他們自己的問題，因為要互相依存的

        ，互相分享的，這是基本的概念。當問題被處理後，就會幫她們提升意

        識，如老來從子的思想，當她們覺得自己不一定要靠子女，自己曾經都

        是有貢獻，她們曾經都有交稅，政府是應該給予長者一些退休保障。小

        組便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先要處理她們本身的觀念，如果她們未處理到

        老來從子的觀念，她們便不會想到政府為什麼要照顧她們。若她們處理

不到老來從子的思想，確立不到自己的貢獻，她們就不會要求政府改善退休保障。
訪問員：其實你都想她們留意政策上的發展，是嗎?
被訪者：其實最終是需要的，我要她們留意老人的政策，社區的問題，其實她們

        是可以做到的。例如社區政策，如老人退休問題，社區問題如大路令她

        們不方便，我認為她們可以表達個人意見，但往往都是由年青一輩、或

        是男士發言。如果她們處理不到這個觀念，就不會出來爭取。如果她們

        處理不到自己的觀念，或者要靠工作員，就算是事情急切，她們在爭取

        後也不能達到增權。因為她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可改變政策，改變環境

       ，所以我認為應該先處理她們的想法，但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訪問員：想問你一些有關小組動力的東西，保密原則好重要，要不斷澄清，究竟是怎樣去建立小組的規則？
被訪者：不會簽合約，因為她們不識字，簽都沒有用，都是口頭答應的。我會說

        明有什麼小組規則，講了小組的目的和期望。不是說別人的事，不是由

        工作員的，她們到來是要做朋友，要分享，組員一定要守秘密先可以

        達到。我會對她們就： “反思到底你們想不想好像外面是非亂傳一樣，

        那就不能分享。大家要遵守小組的規則。” 至於不能批評別人方面，

        都是要直接跟她們說： “很多事情難分對與錯，不要批判別人。” 初時

        要堅守小組的規則。另外，要問組員是否覺得這些規則很難遵守，問她

        們的意見，會不會做不到，會不會很難做得到。因為她們覺得小組以外

        很少有機會這樣分享，她們都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訪問員：小組有沒有些特別的小組規則？
被訪者：沒有。
訪問員：初時小組的規則是由工作員訂立，還是和組員一起討論？
被訪者：工作員當然有自己的想法，例如組員就要日日來吃東西，那便由得他們

        嗎？但工作員要開放地跟她們傾談，不可隱瞞他們，應直接跟她們說。

        當然我也會問她們是否很難遵守，例如有組員說很難保守秘密，她不能

        遵守，就要問其他組員這是否很重要。如果她想分享，就會要守規則。
訪問員：可否說說你小組的發展如何？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被訪者：初時的發展是大家不相熟，到慢慢定下組規，使他們知道開組是怎樣的

       ，要有一些組規去遵守。起初，大家不相熟不可以說得很多，但在工作

       員引導下。當她們面對危機，又可以向其他組員說出來，這便成為了一

       個轉捩點。當中，工作員要提醒她們不能批評，要保密，要互相給回應

       和支持。自從那次之後，大家便更清楚小組是什麼? 分享者又覺得很舒

       服，其他組員又知道要怎樣回應。現在因為有分享，過程之中又互相明

       白，大家又給回應，組員便熟悉起來。大家開始明白對方的背景和問題

       。有一些禁忌說得多了，大家互信程度都會高。但是到現在的階段，有

       一些禁忌都沒有說到。她們有一些反省，作為一個女人，作為一個老人

      ，大部份都處理到，但有一些固有的思想仍然處理。在爭取政策上，她們

      都有試過；對於地區環境的改變，她們試過對政策發表意見。小組不斷地

      成長和進步，它會向著增權和互助的方向進發。　
訪問員：在模型中說到有九大動力，例如同坐一條船，互相支持，你的

        小組裏面又有哪些呢？
被訪者：有，有這些情況出現。例如有一次當某組員分享，其他組員很留心聽，

        她們有眼神接觸，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回應。進化到“你是這樣，我又是

        這樣”之後的說話，這不只是一個回應。現在是“原來是這樣，真是很

        不值呀。”“你這樣很辛苦”，他們都由工作員的引導，現在她們懂得

        自發去回應。以前要工作員問“ａ君覺得這樣，如果你是ａ君，你會覺

        得怎樣？”。現在她們會自動為其他組員著緊。我認為她們是有共嗚，

        有同座一條船的感覺。當組員分享一些很深入的事，真是有組員會去安

        慰她。她們會就：“不好這樣不開心”。有組員自己有病，其他組員會

        回應：“你不開心，向我們分享，說完會開心些，平時不好想到自己這

        樣辛苦”。這些可以看到在小組裏有關心和支持。
訪問員：其實有這些情況出現，小組要多久才可達至這樣？
被訪者：我認為很難說要多少個月或多少節才能做到，真的要視乎分享的深入程

        度而定。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一個組員面對危機，她們彼此

        間都有回應。當中好靠工作員的引導，組員多是不習慣去回應，可能因

        為她們是中國人，一向也不習慣回應。當其他組員的回應可以打動到分

        享者時，組員間便會有同坐一條船的感覺，不過視乎工作員的介入是否

        有效。
訪問員：總共有九種互助動態可能會出現，除了同坐一條船，互相支持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情況？
被訪者：你意思是指什麼情況？
訪問員：即是組員會不會彼此慰問，日常生活中會不會互相照顧？
被訪者：她們在日常生活都會談兩句，碰見的時候和開組的時候都會。隨了互相

        支持和分享外，她們都會去爭論某些論點，我認為這個是頗特別的。組

        員與組員對質(confrontation)。例如有一位組員和子女出現相處的問題，

        礙於她的看法，所以令她不能開放地和子女溝通。其實其他組員是看到

        這一點的，當她第一次分享時，組員都很留心聽，到第二次分享，組員

        給她一些回應，再多幾次分享時，組員就覺得雖然她的子女是有些問題

        ，但她都有些問題，所以阻礙了與子女的溝通。於是其他組員直接問她

        是否有些東西做得不好，我認為這個對質(confrontation)都不錯和特別。

        一個互助小組，要令組員有反省是很重要的。隨了工作員可以做到外，

        組員做會更好，因為這樣她們的接受程度會更高。
訪問員：組員會否接受組員間的對質？
被訪者：她們會接受，這裏說的對質不帶批判性的。如果分享完，立刻就對質，

        我認為這樣便不太好。但如果待組員分享幾次後，當其他組員都大概明

        白她的想法時，她們可能會覺得她的想法不是太好，才令她出現問題

        。可能她本人有些事未處理到。有些組員處理完分享者的感受後，可能

        覺得還未夠，那麼便會與她對質，因為其他組員都想她有進步，我認為

        組員都會接受。對質要包括兩種東西，第一次是不可帶批判性。第二，

        是要先處理組員的感受，否則組員都會不開心。待處理她們的問題三四

        次後，才處理她們的想法，我認為組員會比較容易接受。
訪問員：你作為工作員，看到組員互相對質，你會怎做？
被訪者：我會讓她們自由發輝，我會視它為小組動力，會令小組成長。如果組員自己懂得對質，我會覺得開心。因為她們懂得對質，工作員便不用去一些對質的工作，其實這樣不錯。我不會阻止她們，如果那個對質不是帶批判性的，我會等組員說完感受才開始對質，我認為這樣是沒有問題。但是，如果組員未分享完感受，其他組員就立刻開始對質。我會要叫那個組員停止，叫她讓分享者先說完感受後，好讓她了解多些分享者的想法後，才問分享者，我會這讓做。如果對質是有批判性或者來得太早的時候，我會先引導分享者分享多些才跟她對質。
被訪者：剛才你問到隨了對質外，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我會覺得她們很喜歡發問，我會將這視作是她們用作引導的技巧。她們會問分享者很多問題，先問她的事，之後再問感受。現在的情況是她們很懂得問一些事實的東西，但在問感受方面，都是需要工作員去引導。我都想她們學多些這方面的技巧。
訪問員：通常組員是怎去學引導技巧? 是她們自己學習，互相學習，還是怎樣？
被訪者：我認為她們本來已懂得，有時她們的提問的技巧比工作員還要好。只是她們沒有環境去問人感受，而現在他們也不會在組外這讓問，知道不可以沒有理由去問別人，但是來到這個分享小組，其他組員都不介意有組員這樣問，所以我認為這令他們可以學習到這種技巧。至於她們有沒有跟我學習，我又沒有作統計，反而有時我會向她們學習提問的方法。
訪問員：其實聽你說，對質是你小組的特色之一。你認為她們是一開始便懂得對

        質的技巧，還是因為見過你這樣做之後，知道對組員有用，才這樣做?
被訪者：我認為就算她們一開始已懂得對質，她們都不敢去做。我也不敢說她們

        一開始便懂得。因為實在很難去評估她們是否有這種技巧。我想可能是

        因為工作員有試過跟她們對質。我試過指出組員的不恰當，有一次我曾

        對一位組員說：“點解你的想法跟行為不一樣？” 可能其他組員看

        到被對質的組員，都可以接受，令到她們知道可以這樣問問題和這樣討

        論。她們意識到之後便敢去做。
訪問員：我想問組員的角式是怎樣？有沒有組員飾演領袖的角色？　　　　　　
被訪者：領袖的角色就沒有，組中並沒有一位特出的領袖。但是分享比較多的組

        員就有，不過她們不象領袖。在五位個主要的組員之中，有兩位組員很

        主動分享。其他三位組員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和工作員的耐性，多直接問

        問題，她們才會分享。
訪問員：你有沒有爭拗的情況出現？這些爭執又是什麼？
被訪者：爭拗就沒有，吵架也沒有，但意見不同的情況就有出現過。我不會把它

        看成爭執。我認為是可以的。她們覺得有些組員的分享比較奇怪。

        ，但都可以包容到。
訪問員：但有沒有爭持不下的情況？
被訪者：很少，很少有爭持不下的情況出現。我強調組員是可以說個人的想法，但分享不是求對錯。當她們明白不是求對錯時，便不會爭持。我會強調當她們意見不同的時，要先了解背後的想法。
訪問員：小組很少會出現兩人爭吵的情況嗎？
被訪者：少。不過曾經有組員分享的時候，去到有一些未能公開的問題，聽完其

      他組員的意見，還是沒有反思的時候。其他組員會“唉，又是這樣呀！”
訪問員：其實我都想問，小組的活動是由你負責，還是由組員負責？　
被訪者：你的意思是？
訪問員：即是每節小組的題目，是你自己決定，還是由組員決定？你的小組又有

        沒有分享以外的活動？
被訪者：小組只有分享的環節，分享的題目不預設的。我們定下的組規是一定要

        說自己的東西，不能說別人閒話。當她們說別人時，工作員會說：“這

        個人大家都不認識，不如你說回自己的東西。”小組沒有特定的分享題

        目，主要是分享她們的不開心和壓力。沒有一節是說他們的子女或對死

        的看法。只是分享生活經驗。
訪問員：她們會否不懂分享？
被訪者：會呀，她們會說：“說什麼？我不懂說。”，但後期她們漸漸懂得分享

        。我在開始時會問她們：“你們想說些什麼？”。 她們會說沒有什麼

        想說，可能因為他們不習慣。小組開始的時候，我都知道她們的身體健

        康不太好，會主動問她們的身體狀況。但當話題被打開後，她們又會自

        動分享，因此便有了分享的話題。到下次開組的時候，她們又很自然會

        說自己的身體狀況。她們會說：“是呀，我最近跌親，我近日睡得不好

        呀。”。於是其他組員會懂得追問：“你為何睡得不好呀？”，組員會

        回答：“因為不安心”，然後她們又會問：“為何不安心呀？”，像這

        樣的繼續問下。
訪問員：小組已進行了接近兩年，她們懂得主動分享嗎？
被訪者：完全可以。有時小組未開始，她們早來了。她們會說某某的事。我不會

        阻止他們，因為小組未開始。當小組開始的時候，我會對她們說：“不

        好說別人了，說回自己吧！”。最主動的那兩個組員，便會很主動去分

        享。
訪問員：小組初期工作員的角式是否比較重要? 但到小,組後期又是否這樣?
被訪者：會呀。在小組初期， 我會對她們說： “你們要說自己的感受，你們要

        回應。” 我會向她們說明我的期望，但是她們初時不習慣分享感受。

        到這個時間，工作員會用多些引導的技巧，問多些。當組員分享完，工

        作員會引導其他組員回應和澄清。但兩年之後，她們曾分享過一些危機

        ，其實她們都意識到小組應該是這樣的。例如有組員說：“我今天不開

        心”，有組員會把身體傾前說：“你說吧！我們會聽的。”。
訪問員：組員在小組以外的交情有多深？
被訪者：她們在小組以外不是經常一起活動的，例如以飲茶為例，她們都是各自

        各去的，不會相約，買菜也是如此。我會認為她們組外的相交甚少。我

        也曾問她們為何不一起去飲茶，不相約一起去買菜？她們都說是因為彼

        此的時間不配合，而她們又習慣了不同的茶樓。基本上她們日常的活動

        是少的，除了飲茶和買菜外，便是留在家中。不過當中心舉辦旅行時，

        她們都會相約一起。到旅行時，她們會坐在一起，上廁所和上下車的事

        候，她們都會互相照顧。
訪問員：組員有沒有挑戰你？因為跟她們的年齡有很大的差別。
被訪者：有，當然有。好像討論到婦女是否不能沒有丈夫時，她們會對我說：“

        你還後生，還沒有結婚，你不知道沒有丈夫的情況”。此外，她們會問

        我怎樣對待母親，她們都想知道我是否像小組內一樣。他們會質疑。她

        們會向我說：“你經常叫我們說自己的事，但你都要說自己的事，不可

        只是我們說，你都要說說你自己啊！”。對於組員的要求，我會問她們

        在小組分享得是否開心? 然後對她們說：“那你們繼續說自己的事，但

        我都會告訴你有關我的問題。你們想知道我什麼，我可以的都會答你們

        的”。 作為一個工作員，我都可以讓她們問我東西。沒有理由，在小

        組中，我叫她們分享感受，但當她們問我的時候，我又什麼都不肯說。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例如她們會問我有關我的家庭關係等， 但我不

        會主動說，除非我認為我的分享，可以刺激她們的想法。否則，我不會

        主動說。
訪問員：當組員對你說：“你年齡很輕”時，你的感受如何? 會否覺得被她們挑

        戰呢？
被訪者：我都會覺得被她們挑戰。尤其當她們說：“你這麼年輕，你怎會知？”

        ，她們的意思是指我不明白她們的感受，不明白長者的想法。這些挑戰

        出現了不止一次。當時我真的感到不開心我有些氣憤。因為我覺得她們

        不想說感受，就不要說我不明白她們，或者是我猜中了她們的感受，她

        不想聽，便說我不明白她們。後來，我覺得真是我猜中了她們的感

        受，所以她才這樣說。若再有此情況出現時，我會對她們說：“不如你

        們說多一些。”。最後我就會說：“是呀，我有時真的事不明白你，但

        組員明白你才最重要。”
訪問員：組員對你有沒有要求? 她們可能會想知到你的事，你會不會告訴她們?

        你的底線又是怎樣？有什麼東西你是不會跟她們說的？
被訪者：我想我都幾開放，我會告訴她們我的家庭狀況和男友的相處，但我不會

        跟她們說有關我工資的事。我認為這跟小組沒有關係，對她們沒有益處

        。所以我會看我的分享是否對她們有益而定。如果我認為對小組沒有益

        處的話，我便會選擇不答。
訪問員：你怎樣拒絕回應組員的提問？
被訪者：我想應該公平一點，我會跟她們說我不想說。我雖然希望她們分享，但

        也可接受她們拒絕回答某些問題，所以我都希望她們可公平地對待我，

        可以讓我拒絕回答某些問題。
訪問員：她們會不會接受？
被訪者：其實她們沒有試過問一些是我不能答的東西。我是不會答有關工資、其

        他同事的事和機構內部的事。但關於自己個人的事，如家庭問題，個人

        的心情，和家人相處的問題，我都會回應。有時她們會說：“你和我的

        子女差不多年齡，不如你說你會怎看？”。我都會說自己的看法，如：

        “是的，你這樣做，我都會不高興的”。她們會說：“是的，青年人是

        這樣想的嗎”。我會照實回答她們的問題。
訪問員：組員和組員之間的關係是十分重要，工作員的建立工作關係(engagement)都很重要，我都想知道你是怎樣去取得組員的信任？
被訪者：我的小組在初時是一個大組，他們都知道我是當時的那個姑娘。那時，

        我跟她們很少有個人接觸，我都很少去探個別的組員。因為我有一個想

        法，是不想和個別的組員有太深入的關係。為何會這樣? 因為我這樣做

        是會阻礙到組員的分享，因為她們己取得我的回應和支持。問題可 能

        己經解決，那她們便不會在小組裏跟其他人分享。所以培養到的關係是

        很表面，組員只會在開組才見面。除非有組員病了，我才會去家訪，但

        都是跟其他組員一起去的。建立關係的方式不會是單對單，是和組員一

        起建立的。
訪問員：你即是說當時的介入形式，不會是個人層面的?
被訪者：是呀，除非她們有危機，或者是要申請資助，我才會去找她問那些資料，否則我是不會個別面見的。
訪問員：她們怎樣把小組的經驗實行在日常生活中呢？
被訪者：沒有看到，因為見他們的時間只是在小組內。曾經有組員分享她和兒子

        不開心的事情，我們鼓勵她去問她的兒子，她都答應了。小組當天晚上

        她便去問她的兒子，最後她果真做到。到了下次小組的時候，其他組員

        會問她：“上個禮拜你又說問你的兒子，最後你有沒有去問？”。這個

        是我認為他們學到的東西。但至於怎樣才可看到她們之間的互助，就很

        難看到。
訪問員：組員會不會對你說她們已懂得分享?
被訪者：在開組時，她們曾這樣說過。如她們覺得在小組分享是開心都會說出來

       。有時組員不肯說，她們都會說“你說吧，我都有說，說完會比較舒服

        些。”他們都會這樣鼓勵其他組員。但就沒有聽過她們說在家裏的分享

        比以前多。
訪問員：你是不是很少介入她們的家庭，但她們的家人有否給予阻力？
被訪者：第一，她們的子女多數是要上班的，她們都不知道父母在日間去了那裏

       。第二，有些組員很不開心，她們的兒子都有鼓勵她們多些去老人中心

        和與其他老人家傾談。他們應該沒有遭家人的阻止。
訪問員：你的小組是長期進行，有沒有打算在何時終結它？
被訪者：現在還沒有想過要終結這個組，因為還有很多東西，我認為應該要繼續

        去做。例如探病那個例子，我認為值得繼續去做。有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還沒有處理好，加上還沒有達到增權的目標。但如果當這個小組可

        以獨立自主，就算工作員不在它也可運作，組員可以自己去分享。那麼

        我認為不是說小組要終結，而是這個小組可以獨立了。
訪問員：這麼長的小組，組員會否對它失去興趣？
被訪者：我猜是不會的。因為壓力的東西每日也是不同，可能今日是和子女相處

        的問題，明天是和媳婦的相處問題，或者之後就是健康的問題。所以我

        認為話題是不斷有的，只要他們還健在的話，日常生活的壓力是不斷都

        有的。有些東西不是分享完一次便可立刻處理，　只要她們覺得小組的

        分享可以觸動到她們，可以回應到她們的需要。她們是不會悶，還是會

        繼續的。
訪問員：你的小組比較少個人層面的接觸，主要都是小組的接觸。她們有沒有一

        個支持網絡？
被訪者：暫時還沒有。這都是我們的目標。因為我都想她們可以在有組員病時去

        探病，或者打電話慰問。這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難，雖然她們是居住在同

        一區，但她們居住的地方不是十分近，所以很難去做到這一點。第二，

        我想她們打電話互相慰問，但是她們不識字，所以亦未能做到。我都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做，想她們可以建立自己的支持網絡。但現在還需要先

        處理一些困難。她們覺得在小組分享是不錯的事。她們仍會覺照顧的責

        任應在子女身上，沒有理由由老人家互相照顧。
訪問員：你的小組強調互相支持，解決問題。為什麼你的小組又強調增權？
被訪者：因為社會工作是一個助人發展的角式，無論是老人家或是婦女，我們都希望能提升她們的意識。他們可以做一些事去解決問題。可以是個人問題，小組層面的問題，除了處理自己的問題，還可以關注老人、婦女等社會層面的問題等。也可以去處理別人的需要，政策的問題。要他們可以做到增權，就是要他們說到最深層。我們先要處理她們的意識。如果只是叫她們去爭取，那麼可能在爭取過後，她們都得不到什麼。爭取完便可回家了。會不會他們見完官後，回家又有和子女不開心的問題。所以認為他們可以分享到最深層的東西，通過分享和回應，可以了解內裏的想法，之後才去爭取。那麼這個增權才可以來得徹底。我們有這樣的理念、想法，所以才用了互助幫小組的模式，希望第一步促進他們的分享。
訪問員：其他的介入法都很著重治療這一部份，你為什麼會用互惠小組工作模型reciprocal model?

被訪者：我們需要對她們作出評估。第一，是要對這個區內群組的需要作出評估。第二，是要對於小組的需要作出評估和老人的需要。這個是第一個評估。在區內的老人家，他們大部份都是和子女同住的，他們多是不開心。他們是很屈就的和順從子女的。他們覺得要老來從子，所以就算和媳婦不和，因為要爭兒子的寵，也只好忍氣吞聲。當做了一個社區的評估彼後，我們會做家訪，找一些老人家，我們當然要確定他們是有相同背景的。每一個組員都有一個評估。為何要用互助小組？如果要做到意識提升或去改變他們的觀念，就先要分享到最深層的東西，分享到他們的內心世界。看他們受到什麼的影響，可能是一些傳統，亦可能是一些方法的影響。如果他們不分享，就不可以說“原來你是老來從子”，所以不分享的話，就不能指出他們這個問題。那便不可以改變不到他們的想法，便不可以令到他們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人。做不到獨立自主的人，便不能可以達致增權。因為想一個人完全的增權，所以我們便選了互相小組。
訪問員：每一年都有一個檢討，那個檢討是否跟組員一起檢討？

被訪者：有兩個檢討的，我們都有蠻多的檢討。第一，就是有我們的全年計劃，

        每半年有一個計劃。第二，有每一個月的計劃和每一個月的檢討。而每

        一次開組，我們都要記下每一次開組的目的和記綠。這是我們平常做的

        。在小組裏面，每一年我都要和她們討論小組的進展，問她們覺得小組

        怎麼樣，問她們覺得分享怎樣，小組的進展如何。小組的檢討論是一年

        一次，但工作員自己的檢討是不斷做的。
訪問員：一年一次的小組檢討，它的內容是什麼？
被訪者：我會和她們回顧一年內所說的東西，讓她們知道她們在這年內都分享了

        很多話題，我要她們知道。問他們覺得開組的模式如何。他們加了一
        年，問他們對小組的感覺如何，有什麼好和不好的地方。要跟每一個

        組員傾談。有些不主動的組員，在一年後也有改善。在檢討時也要讓

        她們知道這個轉變和進步。
訪問員：你的小組還未能做到增權，但組員怎看增權這東西，她們會否知道因為

        未做到增權，所以小組仍需繼續？
被訪者：她們會看到有些社區問題影響到她們。她們會約見政府部門的官員，這些她們是會去做的。這是從事件出發的，沒有事件的話，她們亦不會發掘一些問

題去關注。所以不會因為今日未能增權，而下一年要做多些。亦都不是因為小組未能做到增權，所以要繼續下去。反而是互助的成份比較高，提昇老人家和婦女的意識多一些，卻未有在政策的問題上著手。
訪問員：你認為小組應該維持下去，但在組員心目中，她們有沒有為小組訂下期

        限？
被訪者：組員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們想每一個禮拜都固定有一個地方，可以讓

        她們傾談。她們不會想小組完結。就算有一日中心結束，我都想小組不

        會完結，對她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所以就不會終結這個小組。但就是

        不知會否繼續由社工跟進。因為這個組的確可以支持到她們的需要。
訪問員：我想談談小組的動力。在小組初時，你有沒有用什麼手法去加快小組的

        發展？
被訪者：我只是鼓勵她們分享，要保密，不可批評。我認為這都算是一種鼓勵。

        因為這樣凝造了一個鼓勵她們分享環境。如果小組內，不保密，又有很
        多批評，組員是只想來小組聽東西。他們便不會安心分享。所以最重

        要是凝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她們便會分享。有時我要示範給她們看，她

        們才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問。當她們意識到可以這樣問時，她們便會嘗試

        ，我之後便會引導其他組員去回應。我認為工作員初時要做這些東西。
訪問員：組員的背景都差不多，地區又未必與其他地區相同，會否令到在應用這

        個手法時有些限制？
被訪者：我認為沒有什麼限制。我沒有感受到限制。因為這個地區都是一個閉封

        式的社區。她們彼此間都很熟識，和很多親屬住在一起。所以是要小心

        處理她們說過的話，要常常提醒她們把分享的內容保密。工作員亦要小

        心避免洩漏她們分享的內容。他們最關心的就是這些。
訪問員：他們的職業又相同，出身又相同，她們的思想會不會很牢固？
被訪者：沒有這個情況，雖然她們都住在同一處地方，但她們的發展都很相同。

        沒有因為她們這個背景而影響到我的工作。因為她們都歡迎工作員去

        找她們。
被訪者：不如現在說說你在開小組之前，有沒有看過什麼參考書？
訪問員：都是很少看。我自己有幾種工作手法。第一，是和自己的同事討論，同

        事可以互相給意見，因為我們都是一隊團隊來的，可以得到支持。第二

        ，和督導主任談，因為他們都有開互助小組的經驗，他們對互助小組

        都熟識。他們可以教我很多東西，當我不懂處理和不明白，他們都到可

        以和我傾談。但是說到看書，真是少。
訪問員：其實怎樣可以看到一個組員增權到多少？在他們的具體行為可否看得出

       ？
被訪者：要具體看出她們的行為改變，是一樣很重要的東西。關乎我們怎樣檢討

       這個小組。在檢討時，我們做了兩個指標，一個是增權，另一個是互助

       。這些指標是開組時用。每一個組員都要作出評估，看看她們的進展。

       每一個組員都是根據這個指標去做檢討。有指標時，隨了工作員去評分

       之外，都要寫下一些証據。例如組員的回應，分享的層次有多深等，我

們要把它記下來。所以我每一次開組後都要寫一個簡單報告，可作三個月或半年的以回顧之用。
訪問員：你有沒看到她們的轉變？
被訪者：有的，初時組員很少說話，但後來她們都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我想她們

        從來都沒有機會說，因此她們現在會很主動分享。由不敢分享到主動分

        享，已是很大的轉變。而一些較沉默的組員，經過組員的鼓勵，現在都

        肯說了。有些不懂得回應的組員，現在都懂怎樣去回應。
訪問員：有沒有組員向你表示過她們參加了這個小組之後，有很大的轉變？
被訪者：最主要都是剛才說的。組員會說以前沒有向人透露。有時問他們所講的

        說話有否向其他人說過，他們回答：“當然是沒有，怎會向人說的，都

        不知道向誰說呢，難道不怕他們宣揚開去？”。問她們現在又怎會說，

        她們答是因為大家是朋友。這個也是她們的轉變。
訪問員：現在你們小組是還沒有結束，但當小組真的要結束時，你又怎去處理組

        員不捨之情？
被訪者：這樣是要早去處理，我有時都和她們說工作員的目標是想她們可以做到

        朋友，就算沒有工作員，我都希望她們可以分享。現在慢慢對她們說，

        因為很難要她們即時明白，要不斷重覆和重覆，讓他們慢慢明白多一些

        。有一個比較可行的表達方法，就是當工作員計劃要離開前，對她們說

        我不是住在這一區，工作員就一定要換。工作員離開了，但是她們住在

        同一區，大家可以支持到大家先最重要。
訪問員：組員會否對小組有歸屬感？
被訪者：有，但是有時她們亦會覺得：“我們來開組，姑娘，你說些東西。”他

        們既有小組屬於自己的感覺，但又未到完全覺得小組屬於自己。工作員

        還要多花點心思。
訪問員：花些什麼心思？
被訪者：要令她們覺得小組屬於她們，要她們覺得自己有用。其實這反映到一個

        看法，就是要工作員在旁協助。若工作員不在時，小組便會解散。工作

        員先要處理組員這個想法。當她們可以自己作回應時，工作員應給予適

        合的鼓勵，令她們覺得靠自己的力量小組都可以運作。
訪問員：當你說“工作員在都未必有用”時，組員會怎樣反應？
被訪者：這個情況有出現，她們說：“不是，不是，工作員都係重要的”。“不

        是，不是，你很明白我”。她們反而會安慰我。我會回應道：“我不是

        覺得自己沒有用，但是你們之間的交流最重要”。她們會聽的，但她們

        還會覺得工作員在會比較好。我覺得她們亦都當我是小組的成員。一個

        組員走都會不開心，更何況工作員。說這些離愁別緒時，她們會要求我

        不要說下去。
訪問員：你在小組裏面，會怎樣預先告訴組員要走的時候？
被訪者：不會，因為我擔心她們以為工作員會走，我不想她們有太多猜測。因為

        老人家都希望穩定，不想她們會因為這樣而不安心。但之前可以把握機

        會去說的，因為之前有個同事要離開。
被訪者：他們有什麼反應？
訪問員：不捨得，因為始終有一個相識的人要離開，不開心是正常的。
訪問員：之後又如何？
被訪者：之後沒有事，他們不捨得工作員是因為情感上，他們不是覺得工作員走

        了便不懂分享。少了一個並行的工作員中，這樣影響又不太大。他們又

        懂得自己分享。我認為問題不大，只是有情感上的不捨得。
訪問員：小組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指標，當她們達到增權目的時，工作員是否便可

        以抽離這個小組？
被訪者：我們有很多的指標，有整本的。暫時想不到。但是，最基本是她們先要

        有獨立自主的信念。這個一定要有。第二，就是要具備能力，第三，隨

        了具備能力外，她們還要懂得實行出來。這即是信念，能力加行為。如

        果這三方面都做到的話，我便認為她們已獨立自主了。但到達這個目標

        以後也不一定要終結小組，也可以讓她們自己運行下去。
訪問員：你有沒有想過當組員能獨立自主時，小組的形式是怎樣的？
被訪者：當他們獨立自主的事候，我們便可以擔當顧問的角色。

訪問員：所謂獨立自主，隨了是指小組可自行運作之外，還有那一方面呢？
被訪者：這是指組員可以主宰到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倚靠別人，她們可以自主快

        樂，不需要受到別人的操控。放低老來從子的思想，可以對自己的開朗

        負責，不用討好兒子，不用去擔心他們，不用藉著操控子女而增加自己

        的安全感，並可以主宰到自己的情感。我就認為這才是她們真正的獨立

        自。
訪問員：多謝您接受訪問。
策劃及校閱：李德仁博士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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